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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西游记 

              毕珍 

 

  

一 

武阳禅寺的僧人们，不是以香火钱和化缘维生，他们像一般人一样，上山砍柴，

下河挑水，耕田、种菜。 

 

僧人们除念经之外，便是干活，干活之外，便是念经，没有怨言。 

 

秋收时，数十位僧人，下田刈稻。 

 

他们耕田、插秧、除草，眼见禾苗散花、结德，如今变成金黄色的稻谷，下田收刈，个个欢

天喜地。 

 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收刈了四十多担彀子。 

 

当他们打算将彀子运回武阳禅寺时，从速处出现一群人，有二十多个，他们携有兵器，刀剑

映日生辉。 

 

僧人们大惊。  

 

「那是饥民。」 

 

「他们要来抢劫稻谷。」 

 

武阳县出现饥民，这些饥民，到处掠夺粮食，武阳禅寺的僧人已听说过。 

 

当种田人收刈了稻谷，要运回去时，锻民蜂拥而至，将稻谷抢走，如果你不答应或是反抗，

他们便用刀剑伤人。 

 

甚至你有不好看的脸色，他们也怒而杀人。 

 

僧人们知道厉害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纷纷逃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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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那一群饥民来到时，只有一个僧人法显，合掌站在田中，一动也不动。 

 

一个饥民头子道：「和尚，别的和尚都逃走，你留下来点交稻谷给爷们，对不对？」 

 

「阿弥陀佛，不对。」法显道：「师兄、师弟辛勤耕种的稻谷，你们不能抢走。」  

 

一个饥民扬一扬刀：「若是反抗，爷会以刀对付你，砍你脑袋搬家。 法显一点也不惧怕，

回答道：「贫僧若是怕死，早已逃走，留下来，便不怕死。」  

 

饥民举刀向前：「敢阻我们运走稻谷，定杀不饶。」 

 

「阿弥陀佛!」法显道：「你们要稻谷，可以搬走，如果觉得不足，明天，我们还会刈稻，

你们再来搬运。」 

 

「和尚还很慷慨。」  

 

「为来世着想。」 

 

「什么为来世？」饥民不解。 

 

「你们前世不肯布施於人，今世才会又饥又贫，沦为盗贼，如今，又来夺佛门稻谷，来世必

然更贫更困，贪僧实在怜悯，也因此想到自己来生，现在布施，来生必然富贵。」 

 

法显和尚来生是否富贵，这些饥民并不在意，唯听他所说，因为他们从来不肯布施於人，才

会又饥又贫，沦为盗贼，今夺佛门稻谷，来世更贫更困，个个不禁面面相觑。 

 

「算了，」一个饥民大声道：「和尚的稻谷，我们不要动。」 

 

他们头子心中也害怕，点点头：「我们走。」 

 

当这一群饥民离去，武阳禅寺逃走的那些和尚，一个一个回来，他们知道法显几句话，打发

饥民走路，没有取二粒稻谷，惊叹不已。 

二  
法显，在佛家全名是释法显。 

他俗姓龚，平阳郡武阳人，他是老四，上面还有三个哥哥。 

三个哥哥，在很小时候，一一亡故，没有一个活到十岁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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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三岁时，父母耽心他会像三个哥哥 l样养不大，度为沙弥，也就放在武阳禅寺中，四岁

时，又接回家来，住了两年突然染病。  

那病，使他父母骇异不已。他的三个哥哥，便是患那种病死去。 

耽心他也会死，立刻把他送回武阳禅寺，第二天，病便痊愈，说来是与佛门有缘。  

从此，便不回家。 

他的母亲只有这一个儿子，自是想念不已，可是，见不到池，「立小屋於门外，以拟去来」，

这也可见母亲爱子之心。 时光如矢，法显十岁。 

就在这年，法显的父亲病逝。 

他家除了寡母之外，没有别人。 

如果在这时候选俗，年纪小，家境又很好，可以撑起龚家的门户，再过六、七年，他长大成

人，娶妻生子，一家又会兴旺起来。 

他的叔叔来到武阳禅寺，见到老和尚，向老和尚说：「师父，我那嫂子，只是一个人，孤苦

伶仃，实在可怜，想把老四接回去侍奉她。」  

老和尚点头道：「武阳禅寺佛门大开，有志修行，请入;无志修行，可回，法显是否愿意回

去侍奉他母亲，由他自便。」  

叔父见到他时，他正打坐念经，与四位年纪约五、六十岁的和尚在一起。 

其他的小沙弥，都在做杂务，而他如同高僧。 

法显念经之后，再与叔父见面。  

叔父告诉他，父亲去世，母亲一个人在家，十分孤独，他应回去侍奉。还说，他即使要出家，

可以在乃母百年之后，再回武阳禅寺。 

「叔父，请你好好照顾我娘。」  

「你不回去？」  

「叔父，当年出家，并不是因有父之故，法显道：「是为逃避魔障，三位哥哥未十岁而死，

我刚十岁，也正度魔关。」 

叔父同情道：「这么说，你回家去，会有危险，只好留在禅院中。」  

「叔父明理，最好，」法显道：「侄儿已经出家为僧，不再返家还俗，刚才说过，请叔父照

顾我母亲，不使她受苦，她如悲伤，请婶婶去劝说劝说，将来，我母去世，那一份家财，全

部都属叔父所有。」法显合什当胸：「此话菩萨作见证，不是妄言，也不反悔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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叔父此行，平白得了一笔家产，十分高兴，俗人毕竟是个俗人，便也不再劝法显还俗，离去

还家。 

几年后，法显的母亲去世。  

法显回家，亲自料理丧事，听列一些话，叔叔待他母亲很不错，敬其为寡嫂，婶婶便不怎么

样，偶尔还使她生气，巴不得她早早死去，可以获得一笔财产。 

邻人告诉他，财产献给寺里做寺产，也不要给他叔父。 

法显未理这些，料理完母亲丧事，把财产送给叔父，飘然而去。 

三  
法显此去，并不是去武阳禅寺，而是去到长安。 

他受了大戒，志行明敏，仪轨整肃，苦读经书。 

当他接触经律以后，觉得缺少很多，需要加以弥补，决定设法寻求。 

可是，必须要去西域，千山万水，困难万状，无人敢动这个念头。 

晋，隆安三年，公元三九九年，法显决定前往西域取经，独自一人，无畏无惧。  

行前，有僧人替他送行，他们是慧景、道整、慧应、慧嵬等，共十馀位。 

这十馀位僧人，在当时的长安，都很有名。 

法显动身时，慧景、道整两位僧人骑马而来，另外，还有一匹马，这匹马，驮着行李和粮食。 

「我们师兄弟，要陪你同行。」 法显并不高兴，向他们道：「两位师兄不要怕我前途寂寞，

赶来作伴，我们都知道，前面困苦很多，可能是有去无回。」 

「归去西天，也是佛门弟子之福。」慧景作此表示。 

法显知道两人热心同行，十分安慰。 

「此去不是西天，是天竺。」法显告诉他们：「我们去到天竺，取得经书回国，将使佛门大

放异彩。」他了望西方，遥不可测。「当然，困难重重，没有困难，也就不珍贵了。」  

首日他们只行八十多里，在家茅屋中投宿，屋主见是三位僧人五匹马，要去西域取经，不仅

热烈款待他们，并且，烧香礼拜他们悬在胸前的神像。  

五匹马，其中两匹是法显的，一匹用来骑乘，一匹用来驮运行车和粮食。  

这些粮食，是干粮，还有储水器，现在用不到，进入沙漠地区，便非此不行。 

夜里，突然听到有马嘶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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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显、慧景、道整和屋主自梦中醒来，四人大惊，以为是盗贼前来盗马。  

离长安八十里，虽然还是官道，但已少人烟，颇为荒凉，有歹徒出没。  

如果是马贼来到此，必然会很失望，因为他们所带的银钱不多，只有那五匹马才值钱。  

马贼必然不会放过马，要将马盗走。 

三位僧人没有马可骑，没有马载运粮食、行李，在人烟甚少之地，尚可行走;到了杳无人烟

之处，便是寸步难行。 正在警疑，听到外面有人道：「五匹马拴在这里，他们必然在此挂

单。」  

法显听到说话声，心中放下一块大石头不说，更是大喜，说话的人不是别人，是慧应。  

「我来敲门吧!」慧嵬道。 

「不必敲门，」慧景在里面大声道：「我来开门，马上就来。」  

不等点灯，慧景便跌跌撞撞去开门。  

门外，月地里是两僧三骑。 

若是两僧两骑，可能是来送他们一程，两僧三骑，另匹马又驮着不少东西，这已够说明白，

他们是为什么来此。 

法显也明白。 

「你们是要与我们一同前往天竺？」 

「这样，才不会寂寞。」慧嵬道。 

这来，他们有五人八马，真是不会寂寞。 

四  
法显一行向西进发。  

他们先是进入没有人烟之地，一路上衰草、斜阳，无比孤凄。不久，进入流沙。 

流沙地，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，四顾茫茫。 

本来走得好好的，忽然一阵大风，不见天日，一片黄沙漫漫，前面的路也迷失，忽然出现一

座沙丘，挡住去路。 

法显他们不得不下马，以背向风，俟风过去，再向前行去。  

这时已无路，不得不以日为准，辨清东南西北，向前彳于而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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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路，只有沙，踏在上面，软绵绵。 

白天，酷热。  

夜里，奇寒。 

法显向前直行，绝不回顾。 

几个月后，他抵达葱岭。（注：位於新疆省) 

葱岭，冬夏岭上积雪，还有恶龙吐毒，壁立于仞，山路艰危，飞鸟难渡，行走困难。  

人到这里，已经难行，更不用提马，於一行人放弃了随行的马。 

悬崖上，前人凿石通路，一步一险，傍施梯道，共有七百馀处。 

还要度过激流。  

大多有一根长藤，越河而过，那些长藤，经过许多岁月，已经很粗，旧藤上结了新藤，也就

不会折断。 

法显等便需攀藤而过。 

辛勤万状，走土兀葱岭。  

前面，是小雪山。 

夜里，寒风暴起，人必须藏在悬崖下。 

「师兄。」慧景这时说话，他冻得牙齿格格在响。 

法显道：「你很冷，我这里有件衣服，你拿去盖着。」 

「我不行了，」慧景道：「我要死在小雪山。」  

「不要悲观，」法显镇定的道：「我们过了小雪山，也就是过了今夜，前面便是坦途。」  

「师兄，记得过流沙之时吗？」 

「记得。」 

「那时，流沙难度，道整和慧嵬要回去，你说，不必怕，过了流沙，前面就好走了，结果，

前面有葱岭，在葱岭，慧嵬跌落悬崖。」  

「阿弥陀佛。」 

「道整不敢过岭，他调转马头，要返回长安，不去西域取经。」 

慧景说到这里，有气无力， 停一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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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显没有作声，他想到道整，又想到慧应。 

道整离开他们，返回长安，法显没有阻止，但是，心中很耽忧，因为，流沙之地，难以通过。 

他们通过时，仗着人多，互相帮助，才平安无事，但已吃尽苦头。 

「我去看看。」慧应从后疾追。 

法显更是不安，这时，慧景道：「我们可以动身了」。 

法显想，为什 不等一等，说不定他们会一同回来。 

「两人都不会回来，」慧景道：「道整怕苦，他要回去，慧应也想回去，他去追他，两人相

遇，必然会同行。」 

「这样也好，」法显道：「有两个人，互相照顾，也较为安全。」 

他还是不放心，「我们在此等一等。」 

他们等了足足两个时辰，看见慧应伏在马背上，颠踬而来。 

「碰到热风，受不了。」慧应在马上道：「道整已倒毙在路上，马也不见。」慧应说完，从

马上栽下来，没有再爬起来。 法显将衣服盖在意景身上，慧景道：「前面是不是坦途不知，

但求平安，师兄能到天竺－－。」  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圆寂了。 

法显开始他寂寞的行程。 

法显过了小雪山，经历了三十馀国，结交许多佛门僧人，将至天竺，那夜，他想赶往耆 崛

山，被僧人阻止。 

「不行，」僧人告诉他：「前面山上有吃人的黑狮子。」 

五  
法显所经过的三十多个国家，都是佛教国家，他们建有寺庙，庙中并有僧人。  

他苦苦学会他们的语言，可以对话。 

天竺已在眼前，相距只有三十里。越过耆 崛山，便可看到。 

如果夜晚赶路，天亮时，太阳刚升起来，他便可见到霞光万道的天竺。 

他向僧人道：「我一定要过去，远涉万里，时已数年，明天，不能空过。」又道：「虽有狮

子，我也不怕。」 

庙里的住持无奈，便派两名僧人伴送。  

当他们一行进入山中时，天色已黑，两名僧人害怕，不肯再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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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走一半，再休息。」法显道：「不必害怕，我可走在前面，休息时坐在前面，狮子出来，

咬我不会咬你们，吃我不会吃你们，即使有两头狮子，我一个人，也够它们吃饱。」  

「你这位中上和尚，不知厉害。」僧人告诉他：「耆 崛山，共有十馀头黑狮子，有什么吃

什么，就不知吃过多少人，我们经过，总是会有十几二十人，扛着利器，声势浩大，将它骇

跑，不然，没有人敢走。」  

「我知道山中有黑狮子，不过黑夜里，它或者也像人一样，在一个地方安眠，不会出来。」  

「有人夜行，也被狮子吃掉。」  

两个僧人想到狮子大口大口吃人的惨状，接着告诉法显：「你如果不回去，等明天约 

齐很多人再一同吆喝过山，我们现在就要回去，你一个人走。」  

法显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们回去，我一个人走。」 

他独自一人缓缓前行，半夜时，停下来休息，同时，烧香礼拜，打坐念经。 

前面，有声响。三头庞然大物，蹒跚而来。 

月光落在他们身上，是三头黑狮子。 

法显不动，脊背生凉，他知道今夜难逃一死。 

三头狮子来到法显脚下，俯伏，似在嗅他是否可食，如可食，便下口。 

法显伸出手，摸摸三头黑狮子的头，同时祝祷：「我刚才念经，还未念完，如果要吃我，等

我把经念完，若不吃我，可以离开。」 

法显合掌当胸，又开始念经，别无二心 。 

经念完，三头黑狮子已舍他离去。 

他继续前行，忽然觉得不对，通往天竺，应是一条大路，未料却步入一条小径。 

他知道迷途，停下步子，等到天明再走。 

天明，他看见一位道人，年在九十以上，容服粗素，神气 远，节韵奇高。 

道人指一指，示意路在那边，未说话。 

法显走不到半里，便是大路，刚好看见一位僧人，两人互相问好。 

法显接着问：「适才见到一位道人，年九十岁，神气 远，是谁？』  

那位僧人一听他提到那个人，忙双膝跪下行礼，并告诉他：「那是真神，头陀迦叶大弟子。」 

法显听到道人是头陀迦叶大弟子，未曾叩拜请教，后悔不已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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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：头陀迦叶，是释迦牟尼佛祖前七佛之一。) 

僧人道：「他既现身，我们何不前去看看，说不定可以见着 。』 

两位僧人赶去要见头陀迦叶大弟子，走了一段路，停下步，横石阻住道路。 

他们知道，欲见那一位真神，没有希望了。 

六  

法显到了天竺，在摩城停下，投身於阿育王塔南天王寺 。 

他开始学梵语梵书。 

另外，他苦读经律，并开始抄录，准备携回中土。 

他囊中有了萨婆多律、杂阿毗昙心线经、泥洹经等等。 

他获得经像，便托商旅送给他来时沿途的寺庙，那些寺中和尚；收到经像，知道他一路平安，

又不忘旧，对他既感谢又敬佩。 

法显也曾游过迦施国，在这里，他见到一条龙－－白耳龙。 

这一条龙，具有莫大神力，与迦施国的僧人们相约，保佑这一国每年皆会丰收。 

而迦施国又确实是风调雨顺。 

沙门替这条龙盖了一座龙舍，并设福食，每年夏天，这条龙都会降临，不过，化为一条小蛇，

两耳白色，便称他为白耳龙。 沙门以铜盆盛酪，供龙食用，那便是福食，直到秋初收获季

节来到，白耳龙方在雷雨中，升天而去。 

法显在南天王寺中苦修五年。  

他初时一心学佛，并无归意，一天，见菩萨玉像前，供有一把白团扇。 

那把白团扇，是中土祖国晋地之物，不禁凄然泪下，决心返回故土。 

离开之前，复得沙弥塞律、长杂二含及杂藏，这在中土是没有的。 

 

七  
法显返回中上，不是循原路而行，不必再过小雪山、葱岭 、流沙，而是乘船从海上归去。 

海船很大，装载着许多货物，乘客有两百多人，他们都是商人，来往各地，贩卖货物，赚取

厚利。  

船行艰苦，不下於过葱岭、流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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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日后，行至大海，茫茫大海之中，突然发现船在漏水，由於水进仓来，使船加重，船便渐

渐下沉。 

唯一救船救人的办法是，一方面补漏，另一方面，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抛弃在海上。 

包括一些商人的货物在内。 

他们紧急决定，每个人把不重要之物，丢掉一些。 

这个决定，苦了法显。 

法显携带了经书、律书以及佛像。 照规定，他也要丢弃一些。 

他千辛万苦得到这些，不能丢掉一样。 

可是，船上两百人，没有人信佛，那些商人除了赚钱以外，什么也不知道。 

如果有人信佛，便会知道经、律、佛像的重要。但是，没有。 

法显知道，这又是一劫，於是，打坐在船上，开始念经，希望保得佛像、经、律无恙。 

究竟会出现什么奇迹，他也不知道，也不敢想。 

法显一心念观世音－－。 

船，稳定下来，水不再入舱，舱上人也安定下来。 

没有人知道，船漏怎么会堵住。 

法显相信是神力，是菩萨慈悲，不过，只有他一个人相信。 

他在船上说法，劝商人信佛，戒贪，慈悲，没有一个人理会。 「师父，」有人嘲笑：「你

向我们说这些没有用，向我们说，如何赚大钱，我们才听得入耳。」 

几日后，夜里，船漏又开始进水。大家以为这回保准没救。 

天亮时发现，船已在达耶婆提国的港外。法显在达耶婆提国停留五月，在这个国家说法，劝

人信佛。 

五个月，有不少弟子。一条商船，要开往广州，法显决定乘这一条船回国。 

到了广州，要回长安就容易得多。  

船行不久，一个达国人打量打量他，问道：「师父，你是不是在我国说法传教的和尚？」  

「正是我法显。」 

「我听说过。」那个人道。他自称叫文快凡，恭敬向法显行礼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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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师 父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们那里，本来有很多盗贼及欺压良善、为非作歹之徒，自从师

父去传教、说法，勉人向善，还说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之后，许多兄弟劝兄弟、 父母劝儿

子、妻子劝丈夫，使一些盗贼洗手，欺压良善之徒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行凶霸道，人人谈起

来，说是师父之功，谢谢师父。」 

「阿弥陀佛。」法显道：「这是他们有善根、启善念，菩萨含保佑他们。」  

这个文快凡见法显手捧着菩萨像，跪下叩拜。 

船在海中行了二十天，突然刮起大风，使那条船颠簸起来，一起，如要送上天空;一落，如

要沉入海底，海上浪高千丈，眼见船要翻覆。 

有人大声吼：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风浪。」 

( 「这个时候，应是风乎浪静，为什么会有风浪 ？」 ） 

「船上有什么异物？异人？」 

「一定是，异人得罪了天神－－。」 

「我们船上，有一个和尚，必然是那个和尚。」 

「那个和尚惹动天怒－－。」 

「我们把他丢下海里，便会风浪平静了。」 

许多人开始找法显，法显在打坐念经。 

当两个人挟起他，要把他掷入海中时，文快凡冲出，厉声喝道：「你们如果要把师父掷下海

中，也要把我掷下海中，不然，你们一个个难逃一死。」他告诉他们：「汉地帝王，奉佛敬

僧，这位师父远至天竺取经回国，你们谋害他，留我一口，我会向汉地帝王告状，那时，你

们因谋害师父， 一个也不要想活。」 

商人怕死，不敢再对法显无礼。 

「我也不知未来如何，」法显道：「但我来祷告，求菩萨保佑。」法显开始祷告。 

两天后，风浪停止，但已水尽粮竭，一船人面临死亡。 

法显继续祷告，船上人无计可施，茫然无措。夜去昼来，昼来夜去。 

这天，忽见海岸，也见藜藿，个个大喜，跪在船上，同谢上天。 

法显首先登岸，希望能见到人。 

首先，遇到两位猎人，问起来，知道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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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远处，有村庄，有饮水，有食物。 经过法显安排，船上商人都到村庄上住下来，另外雇

人挑水上船，还找木匠修船，准备粮食，续航广州。 

八  

法显没有去广州。 

青州太守李嶷，知道法显去天竺取经，历尽苦难，至为钦佩，他又信

佛教，因此，对法显至为恭敬。 

「师父，」李太守道：「你可留在青州，在这里弘法，相信不久，可

替师父兴建一座宏伟寺庙，作师父住锡之所。」 

「贫道投身於不返之地，志在宏通，应返京师，不能久停。」他改变了计划，原来是要回长

安，兼程赶往京师。 

这时是东晋，东晋的京师是建业(注：今日南京)。 

他回到京师，不是「凯旋』，未特别引人注意。佛徒们只知有一位高僧自天竺回来，如此而

已。  

法显并不在意，他在道场寺住锡。 

这时，有一位外国禅师佛驮跋陀，从天竺来到中土，但他不会华文、华语。 

於是，法显与他合作，两人将摩诃僧祗律、泥洹经、杂阿毗昙心线经，译为华文。 

一本又一本，共达百馀万言。 

泥洹经既出，流布教化，不只佛徒阅读、诵念，并且自写供奉。 

京师有一人，失其姓名，他也手抄泥洹经，诵念供奉在家。 

他没有经室，便和其他杂书放在一起。 

夜里，邻居起火，殃及池鱼，他家也被火焚。 

灾后，他清点灾情，发现家中所有，均付之一炬， 可是，他手抄的那部泥洹经，安然无恙。

不但煨烬不侵，卷色也未改。 

这事在京师傅出，人人称异，纷纷去探看。那泥洹经供奉在那里，不假。 

这时，大家才想到法显师父，知道他是－位高僧，对他至为钦仰。 

无数人拥向道场寺求见，但无人能见到他。 

法显这时已远赴莉州弘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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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留下来的是两座佛像，佛徒们也要与他结缘，跪下叩－头。  

后记 

法显到荆州后，住锡於辛寺，在那里弘法， 从此未再他去。  

圆寂时，春秋八十有六。 

按：法显於公元三九九年赴天竺，玄奘（《西进记》书中的唐三藏）於六三七年赴天竺，

前者在西域十五年， 后者在西域十八年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摘自《禅宗传奇》毕珍著             


